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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從
面
書
等
社
交
媒
體
大
熱
之
後
，
我
們
的
語
言
也

起
了
變
化
。
舉
個
例
，
以
前social

m
arketing

這
詞
，
指

的
是
﹁
社
會
議
題
營
銷
﹂
，
即
是
借
用
商
業
營
銷
手

法
，
去
推
銷
社
會
理
念
，
目
的
不
是
牟
利
，
而
是
促
進

社
會
福
祉
，
如
提
倡
公
德
心
、
禁
毒
、
環
保
等
。
但
自

從
出
現
社
交
媒
體
之
後
，
凡
見social

一
字
，
總
要
跟
社
交
媒

體
沾
上
關
係
，
而social

m
edia

m
arketing

一
詞
，
更
常
與

socialm
arketing

混
淆
，
其
實
二
者
是
截
然
不
同
的
概
念
。

個
人
認
為
，
社
交
媒
體
營
銷
固
然
可
作
為
社
會
議
題
營
銷

的
一
種
手
段
，
但
社
交
媒
體
營
銷
本
身
其
實
也
是
嶄
新
領

域
，
全
球
數
億
網
友
，
每
天
以
實
際
行
動
，
極
速
推
動
這
種

史
無
前
例
營
銷
方
式
的
發
展
，
很
是
波
瀾
壯
闊
。

近
日
讀
︽
哈
佛
商
業
評
論
︾
某
博
客
文
章
，
題
目
是W

hy
social

m
arketing

is
so
hard

，
作
者
是N

ilofer
M
erchant

，
原

文
可
上h

br.org

查
看
。
這
類
文
章
，
通
常
的
調
子
只
有
一

個
，
就
是
傳
統
營
商
模
式
已
屆
末
日
，
數
碼
世
界
將
控
制
一

切
，
你
不
參
與
就
會
被
淘
汰
。
初
看
很
嚇
人
，
聽
慣
了
也
沒

甚
麼
。

作
者
說
的
其
實
是
社
交
媒
體
營
銷
而
非social

m
arketing

，

用
詞
不
準
確
，
不
過
她
有
一
點
說
得
好
，
就
是
主
張
不
放
棄

那
些
笨
重
而
成
功
的
傳
統
企
業
，
即
她
口
中
的
﹁
八
百
磅
猩

猩
﹂。
她
認
為
這
類
企
業
，
明
知
社
交
媒
體
很
重
要
，
卻
不
得

其
法
，
用
起
來
很
笨
拙
，
例
如
決
策
過
程
仍
由
上
而
下
，
事

事
只
假
設
自
己
明
白
顧
客
需
要
，
不
敢
與
消
費
者
對
話
，
不
敢
打
破
固

有
經
營
模
式
，
始
終
進
入
不
了
社
交
媒
體
那
種
與
群
眾
實
時
互
動
的

﹁
你
中
有
我
、
我
中
有
你
﹂
的conversational

對
話
狀
態
。

這
即
是
說
，
傳
統
的
生
意
模
式
，
企
業
先
做
好
它
認
為
是
最
好
的
產

品
，
再
給
消
費
者
享
用
，
是
種
直
線
思
維
。
現
今
社
交
媒
體
世
界
的
營

銷
，
消
費
者
必
須
有
份
參
與
生
產
，
像
維
基
百
科
，
你
我
都
可
以
寫
，

只
需
少
量
工
作
人
員
維
持
基
本
秩
序
。
我
們
喜
歡
維
基
，
因
為
它
快
而

互
動
，
雖
然
資
料
不
一
定
可
靠
，
觀
點
也
會
偏
頗
，
但
作
為
進
階
查
閱

確
是
十
分
有
用
。
所
以
，
讓
消
費
者
參
加
對
話
、
參
與
生
產
，
是
社
交

媒
體
營
銷
的
第
一
重
點
。
所
有
﹁
八
百
磅
猩
猩
﹂，
都
可
以
此
為
切
入

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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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晨
　
風

你中有我的營銷
伍淑賢

翠袖
乾坤

往
昔
讀
于
右
任
︽
望
大
陸
︾，
感
慨
萬
分
。
國

民
黨
之
失
大
陸
，
其
因
何
在
？
這
且
不
說
。
只
說

于
右
任
老
死
台
灣
，
其
情
仍
繫
莽
莽
神
州
，
但
那

份
深
情
，
只
留
得
﹁
唏
噓
﹂
二
字
而
已
。
且
看
：

﹁
葬
我
於
高
山
之
上
兮
，
望
我
大
陸
；

大
陸
不
可
見
兮
，
只
有
痛
哭
！

葬
我
於
高
山
之
上
兮
，
望
我
故
鄉
；

故
鄉
不
可
見
兮
，
永
不
能
忘
！

天
蒼
蒼
，
野
茫
茫
，
山
之
上
，
國
有
殤
！
﹂

在
第
十
屆
全
國
人
大
一
次
會
議
期
間
，
總
理
溫
家
寶

在
回
答
中
外
記
者
的
提
問
時
，
便
朗
聲
念
了
這
首
悲

歌
。昨

夜
讀
︽
舊
聞
中
國
：
巨
變
時
刻
的
歷
史
碎
片
︾︵
北

京
：
中
國
發
展
出
版
社
，
二
○
一
二
年
一
月
︶
一
書
，

其
中
有
一
﹁
碎
片
﹂，
引
自
香
港
︽
星
島
日
報
︾
一
九
四

九
年
九
月
五
日
的
廣
州
特
訊
，
可
看
出
于
右
任
對
行
將

失
去
大
陸
的
悲
痛
，
深
具
歷
史
價
值
，
特
此
抄
錄
：

﹁
黨
國
元
老
監
察
院
長
于
右
任
氏
，
今
日
上
午
出
席

此
間
中
央
黨
部
暨
粵
穗
省
市
黨
部
聯
合
擴
大
紀
念
周
，

發
表
渠
沉
痛
之
呼
籲
。
于
氏
致
詞
時
，
聲
淚
俱
下
者
再
。
會
場
空

氣
肅
穆
。
于
氏
首
稱
：
﹃
南
京
已
淪
於
共
方
，
何
時
光
復
，
此
乃

後
死
者
之
責
任
。
須
知
無
中
國
國
民
黨
即
無
中
華
民
國
，
吾
人
惟

一
責
任
即
勿
使
中
華
民
國
斷
送
於
吾
人
手
中
。
國
民
黨
自
同
盟
會

數
十
年
來
，
不
少
可
歌
可
泣
之
史
蹟
，
先
烈
創
業
之
艱
難
，
遠
非

吾
人
所
能
想
像
。
就
右
任
本
人
來
說
，
四
十
餘
年
之
革
命
生
活
，

撫
今
追
昔
，
右
任
亦
深
感
良
心
愧
疚
，
右
任
亦
深
感
無
以
對
總

理
，
無
以
對
先
烈
。
︵
于
氏
聲
淚
俱
下
，
全
場
感
動
︶。
想
一
想
，

如
果
中
華
民
國
在
吾
人
手
中
斷
送
，
是
如
何
悲
慘
之
事
實
，
吾
人

不
願
怨
恨
共
方
如
何
如
何
，
總
是
吾
人
不
對
。
不
能
愛
民
如
子
，

不
能
善
待
士
兵
。
這
怪
誰
？
這
怪
誰
？
吾
人
仍
不
能
徹
底
覺
悟
剔

除
私
見
，
則
吾
人
自
取
滅
亡
。
﹂

︽
星
島
日
報
︾
的
標
題
是
：

﹁
國
民
黨
擴
大
紀
念
周
上
于
右
任
老
淚
縱
橫

稱
國
民
黨
不
醒
悟

將
自
取
滅
亡
。
﹂

國
民
黨
果
﹁
不
醒
悟
﹂，
但
若
﹁
真
醒
悟
﹂，
亦
已
太
遲
了
，
因

為
這
講
話
不
足
一
月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便
成
立
了
，
國
民
黨
終

失
去
了
大
陸
。
于
右
任
概
括
為
﹁
不
能
愛
民
如
子
﹂、
﹁
不
能
善
待

士
兵
﹂，
而
最
重
要
的
還
是
﹁
不
能
徹
底
覺
悟
剔
除
私
見
﹂，
其
言

之
沉
重
，
其
言
之
悲
痛
，
盡
見
於
這
發
言
。
﹁
這
怪
誰
？
﹂

于
右
任
晚
年
在
台
灣
，
生
活
異
常
拮
据
。
日
常
生
活
除
了
為
亡

友
寫
序
，
寫
墓
誌
銘
，
參
加
詩
會
外
，
其
餘
時
間
便
是
讀
書
，
看

望
朋
友
。
後
來
腿
有
寒
症
，
不
便
走
動
，
朋
友
上
門
的
多
，
招
待

費
也
多
，
而
窮
朋
友
也
不
避
嫌
避
忌
，
總
有
向
他
借
錢
的
，
于
右

任
﹁
樂
善
好
施
﹂，
薪
俸
便
每
每
不
敷
應
用
，
他
為
人
強
硬
，
從

不
向
人
借
貸
，
其
窘
可
知
。
幸
有
老
副
官
宋
子
才
去
代
勞
。
有
一

年
，
張
大
千
赴
台
，
得
知
境
況
，
主
動
接
濟
了
他
一
筆
錢
。

一
九
六
二
年
，
于
右
任
自
知
時
日
無
多
，
遺
願
要
葬
於
高
山
之

上
，
可
以
時
時
望
大
陸
望
故
鄉
，
於
是
寫
下
了
這
首
︽
望
大
陸
︾

的
哀
歌
。
兩
年
後
，
終
溘
然
長
逝
。

二
○
○
四

年
，
骨
灰
未

歸
故
土
，

︽
望
大
陸
︾

的
手
稿
卻
回

了
大
陸
，
捐

了
給
西
安
于

右
任
故
居
紀

念
館
。

于右任的悲歌
黃仲鳴

琴台
客聚

停
了
航
海
四
十
年
，
到
如
今

年
華
已
老
，
往
事
早
已
如
煙
，

不
知
如
何
仍
然
有
夢
裡
不
知
身

是
客
之
幻
情
出
現
。
如
昨
晚
午

夜
醒
來
四
周
一
片
漆
黑
，
迷
蒙

間
忽
然
自
問
：
此
刻
我
身
在
何
方
？

在
日
本
某
碼
頭
的
客
旅
之
夜
？
在
西

班
牙
外
港
拉
斯
龐
馬
斯
的
貨
輪
靠
岸

夜
？
還
是
正
在
紐
約
移
民
局
拘
留
所

之
獄
中
驚
醒
？
迷
蒙
間
把
往
昔
歲
月

各
難
忘
片
段
一
幕
幕
回
想
重
現
，
彷

彿
仍
在
昨
天
。
稍
待
把
床
燈
一

，

一
切
現
居
現
景
亮
光
光
出
現
眼
前
。

原
來
那
是
半
夢
半
醒
時
之
幻
景
，

若
非
半
世
紀
後
仍
會
重
現
，
往
昔
那

些
流
星
歲
月
在
腦
海
中
是
如
何
刻
骨

銘
心
，
白
天
清
醒
時
，
早
已
完
全
丟

棄
付
諸
腦
後
，
午
夜
夢
迴
仍
會
一
一
複
影
，
大
概

生
命
豐
富
正
是
豐
富
在
這
些
歲
月
零
星
的
積
聚

吧
。很

奇
怪
午
夜
迴
夢
中
，
年
輕
時
在
新
加
坡
、
南

非
、
在
紐
約
坐
過
牢
，
在
嚴
冬
過
大
西
洋
遇
十
二

級
風
拋
波
捱
浪
的
一
幕
幕
重
現
，
但
自
少
年
時
至

奔
逐
成
長
歲
月
邂
逅
過
各
階
段
之
紅
顏
知
己
，
心

底
烙
印
芳
軀
影
形
，
音
容
笑
貌
，
卻
從
未
在
夢
中

重
逢
再
見
，
以
至
回
憶
中
由
中
學
至
大
學
、
由
各

國
浪
遊
至
做
娛
記
半
生
，
所
遇
合
過
之
佳
人
秀

偶
，
有
刻
骨
銘
心
過
、
有
輕
吻
作
別
從
此
不
見
，

有
異
國
異
族
奇
緣
。
黯
然
魂
銷
之
種
種
含
淚
淒
迷

之
迷
情
蜜
影
。
除
非
是
翻
開
舊
照
的
強
硬
回
憶
，

迄
今
竟
無
一
人
在
人
生
中
再
邂
逅
過
，
連
發
夢
都

沒
有
再
夢
過
一
個
，
至
此
深
知
男
女
情
愛
之
事
，

當
真
的
是
一
盡
便
完
絕
，
無
緣
者
果
然
就
真
正
是

無
緣
，
連
發
夢
都
勾
不
回
隻
影
，
很
多
所
謂
﹁
永

遠
的
懷
念
﹂
都
只
是
說
說
而
已
。

人
生
便
是
如
此
現
實
，
一
去
便
難
回
。
古
人
詩

曰
：
﹁
覺
來
無
處
追
尋
﹂，
一
切
如
夢
幻
泡
影
，

的
確
如
此
而
已
。

夢幻泡影
阿　杜

杜亦
有杜

﹁
我
們
從
哪
裡
來
？
我
們
又
將
往
哪
裡

去
？
﹂
與
梵
高
、
塞
尚
齊
名
的
﹁
後
印
象

派
﹂
畫
壇
巨
匠
保
羅
高
更
，
曾
經
在
大
溪

地
這
片
熱
土
上
尋
找
生
命
的
答
案
。

當
年
，
厭
倦
了
歐
洲
文
明
，
嚮
往
﹁
在

荒
蠻
樂
園
終
老
，
在
棕
櫚
樹
間
漫
步
、
作
畫
﹂

的
高
更
，
不
顧
一
切
，
離
開
巴
黎
，
遠
涉
重

洋
，
來
到
南
太
平
洋
上
的
大
溪
地
島
。
在
這
個

人
間
天
堂
，
絢
爛
和
諧
的
自
然
風
光
與
原
始
質

樸
的
人
文
環
境
中
，
開
啟
了
高
更
的
藝
術
心

門
，
促
其
達
到
了
繪
畫
事
業
的
頂
峰
，
並
品
嘗

到
了
真
實
純
樸
幸
福
的
生
活
。

他
在
自
費
出
版
的
︽
生
命
的
熱
情
何
在—

—

高

更
大
溪
地
之
旅
︾
一
書
中
，
這
樣
描
述
自
己
的

心
路
：
﹁
我
離
開
是
為
了
尋
找
平
靜
，
擺
脫
文

明
的
影
響
。
我
只
想
創
造
簡
單
、
非
常
簡
單
的

藝
術
。
為
了
達
到
這
個
目
的
，
我
必
須
回
歸
到

未
受
污
染
的
大
自
然
中
，
只
看
野
蠻
的
事
物
，

像
他
們
一
樣
過
日
子
，
像
小
孩
一
樣
傳
達
我
心

靈
的
感
受
，
使
用
唯
一
正
確
而
真
實
的
原
始
的
表
達
方

式
。
﹂

在
帕
帕
依
提

(P
apeete)

，
我
們
參
觀
了
﹁
高
更
博
物

館
﹂。
保
羅
高
更Paul

G
auguin

(1848-1903)

是
法
國
畫
壇

後
印
象
派
大
師
，
原
是
個
賣
股
票
的
，
業
餘
習
畫
，
不
小

心
成
了
一
派
宗
師
。
一
八
九
一
年
來
到
大
溪
地
後
，
便
不

捨
得
離
去
。
他
畫
了
不
少
反
映
島
上
風
土
人
情
和
古
老
神

話
的
作
品
，
晚
年
窮
困
落
魄
之
至
，
聽
說
曾
以
畫
與
當
地

土
人
易
貨
，
當
地
土
人
不
識
貨
，
後
來
竟
將
一
些
畫
作
付

之
一
炬
。
如
今
高
更
的
名
字
似
乎
成
了
大
溪
地
的
代
名

詞
，
這
樣
的
殊
榮
也
足
令
生
前
不
幸
的
他
含
笑
九
泉
了
。

﹁
高
更
博
物
館
﹂
座
落
在
郊
外
的
一
片
海
灘
旁
，
佔
地

數
英
畝
，
館
內
花
木
扶
疏
，
建
築
簡
樸
。
本
以
為
會
在
這

裡
看
到
一
些
名
畫
真
跡
，
卻
原
來
只
有
兩
幅
真
跡
，
其
餘

都
只
是
複
製
品
而
已
。

高更與大溪地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每
逢
佳
節
倍
思
親
，
尤
其
是

﹁
清
明
節
﹂。
名
人
的
後
代
更
不
乏

哀
思
懷
念
先
人
之
情
，
把
先
人
留

下
的
圖
片
物
件
，
結
集
成
書
，
公

諸
於
世
，
好
讓
友
好
分
享
之
。

近
日
，
收
到
徐
浩
銓
先
生
送
贈
他
的

懷
念
集—

—

︽
懷
念
我
的
父
親
徐
展

堂
︾。
兩
年
前
三
月
初
，
全
國
政
協
大
會

在
京
召
開
期
間
，
傳
來
政
協
常
委
徐
展

堂
先
生
不
幸
進
了
北
京
協
和
醫
院
搶

救
，
病
情
不
輕
。
港
區
眾
委
員
友
好
等

心
情
沉
重
，
紛
為
他
早
占
勿
藥
而
禱

告
。
可
惜
終
在
四
月
二
日
辭
世
，
享
年

六
十
九
歲
。
遺
體
於
北
京
八
寶
山
革
命

公
墓
火
化
，
靈
灰
護
送
回
香
港
，
並
於

四
月
二
十
三
日
在
香
港
會
議
展
覽
中
心

舉
行
追
悼
會
。
展
堂
常
委
公
子
徐
浩
銓

在
追
悼
會
上
表
現
有
乃
父
之
風
，
予
人

留
下
深
刻
印
象
。

兩
年
後
的
今
天
，
看
到
浩
銓
世
侄
出

版
懷
念
集
，
盡
把
性
格
開
朗
積
極
，
多

姿
多
采
豐
盛
一
生
在
字
裡
行
間
與
一
幀

幀
照
片
中
表
露
無
遺
。
在
清
明
思
親
前
夕
，
相
信

定
讓
展
堂
常
委
生
前
友
好
勾
起
對
他
的
集
體
回

憶
。港

區
全
國
政
協
常
委
跟
委
員
們
對
展
堂
常
委
印

象
最
深
的
是
，
他
在
政
協
會
議
和
視
察
活
動
認

真
，
言
行
之
間
，
流
露
對
國
家
、
對
香
港
熱
愛
。

事
實
上
，
他
對
祖
國
現
代
化
建
設
，
對
香
港
回
歸

及
繁
榮
安
定
，
對
體
壇
發
展
作
出
貢
獻
。
用
快
人

快
語
，
性
情
中
人
來
形
容
徐
常
委
最
貼
切
，
尤
其

是
他
請
客
豪
飲
茅
台
後
的
真
情
至
性
，
友
好
們
至

今
仍
長
留
腦
中
。
其
實
，
熟
悉
他
的
朋
友
對
徐
展

堂
先
生
一
生
奮
鬥
，
是
香
港
精
神
楷
模
非
常
敬

佩
。
曾
到
訪
過
他
居
所
，
參
觀
過
徐
先
生
珍
藏
的

古
董
字
畫
文
物
，
羨
慕
不
已
，
當
然
還
有
他
的
慈

善
公
益
，
大
愛
無
疆
奉
獻
更
是
學
習
榜
樣
。
世
事

無
常
，
徐
展
堂
先
生
英
年
早
逝
。
他
的
中
國
心
，

香
港
情
永
垂
不
朽
！

今
年
北
京
兩
會
期
間
，
多
蒙
政
協
委
員
包
陪
慶

贈
我
一
本
她
的
大
作—

—

︽
我
的
父
親
包
玉
剛
︾，

真
情
流
露
，
父
女
間
點
滴
往
事
，
令
讀
者
對
船
王

包
玉
剛
的
畢
生
為
國
為
家
鄉
為
香
港
以
及
他
對
世

界
航
運
所
作
貢
獻
有
更
深
認
識
。
並
以
此
鼓
勵
後

人
奮
力
拚
搏
向
前
。

清明憶故人
思　旋

思旋
天地

梁
振
英
出
任
新
特
首
，
有

市
民
形
容
為
低
票
特
首
，
我

不
同
意
，
我
認
為
他
是
高
票

當
選
，
將
各
人
入
閘
的
票
數

及
勝
出
的
票
數
比
較
已
是
有

力
證
明
。
香
港
新
一
頁
即
將
展
開
，

我
在
電
台
節
目
﹁
舊
日
的
足
跡
﹂

中
，
請
來
年
初
剛
被
教
宗
擢
升
為
紅

衣
主
教
的
湯
漢
樞
機
，
對
新
特
首
贈

以
金
句
作
忠
告
及
祝
福
。

土
生
土
長
的
湯
漢
樞
機
最
愛
詩

篇
廿
三
篇
：
﹁
耶
和
華
是
我
的
牧

者
，
我
必
不
至
缺
乏⋯

⋯

在
我
敵

人
面
前
你
為
我
擺
設
筵
席
，
你
用

油
膏
了
我
的
頭
，
使
我
的
福
杯
滿

溢⋯
⋯

﹂。
希
望
新
政
府
在
未
來

施
政
當
中
，
為
市
民
帶
來
平
安
喜

樂
。
話
說
有
兩
位
畫
家
，
比
賽
畫
出
﹁
平
安
﹂

訊
息
，
第
一
位
畫
了
風
和
日
麗
的
大
草
原
，

眾
人
讚
嘆
不
已
；
第
二
位
畫
了
一
掛
潺
潺
瀑

布
，
腰
間
處
伸
出
了
一
株
樹
枝
，
上
面
躺

一
隻
小
鳥
正
甜
甜
的
睡

，
全
場
掌
聲
雷

動
，
勝
出
了
。
湯
漢
樞
機
說
明
了
人
生
總
有

高
低
，
假
若
我
們
面
臨
危
難
，
仍
舊
內
心
舒

暢
，
平
靜
面
對
，
那
就
是
真
正
的
平
安
了
。

樞
機
更
以
金
句
﹁
非
爾
役
人
，
乃
役
於
人
﹂

送
給
新
特
首
，
祈
盼
梁
先
生
雖
處
眾
人
之

上
，
內
心
卻
處
於
眾
人
之
下
，
以
眾
僕
之
僕

的
心
真
誠
服
務
市
民
，
就
算
起
步
時
遇
上
挫

折
，
日
久
見
真
情
，
必
會
得
到
大
眾
的
擁
護

和
尊
重
。

C
Y

當
選
，
使
我
記
起
競
選
期
間
，
香
港
傑

出
青
年
協
會
邀
得
八
八
年
傑
青
、
特
首
候
選

人
梁
振
英
擔
任
嘉
賓
，
事
前
梁
營
細
心
查
詢

各
項
細
節
，
並
知
會
由
於
行
程
緊
密
將
不
會

穿
上
大
會
T
恤
。
當
天
他
有
備
而
來
，
台

上
，
他
訴
說
由
學
生
時
代
當
班
長
開
始
，
就

燃
起
服
務
人
群
的
心
，
台
下
，
他
的
團
隊
，

在
剛
好
發
言
的
半
小
時
內
，
將
剛
出
版
的
政

綱
小
冊
子
分
派
到
全
體
育
館
觀
眾
的
手
上
，

他
處
事
靈
活
到
位
可
見
一
斑
。

選
舉
只
是
一
時
，
香
港
才
是
永
遠
。
正
如

湯
樞
機
所
言
，
新
任
特
首
和
新
班
子
應
該
有

智
慧
和
能
力
使
香
港
更
和
諧
快
樂
。
香
港
要

有
美
好
的
明
天
！
市
民
也
要
一
起
努
力
！

香港新一頁
車淑梅

淑梅
足跡

創造性是青春之花，卻每每脆弱如朝露；轉瞬
即逝的激情，總是給人生留下太多遺憾。很多中
國孩子從小聰慧機靈，成人之後卻碌碌無為，甚
至白白虛度了大好年華，這種司空見慣的現象，
頗令人深思。
因女兒從小一直就讀重點學校，我的周圍總能

看到一些品學兼優的好學生。每逢開家長會，總
能聽到老師對好學生們讚揚有加，慶幸的是女兒
也是其中之一。不過，這慶幸多局限於孩子的學
習成績以及乖巧聽話，並沒有多餘精力去關心孩
子的遐想世界。那時候，只知道每個優等生都是
家長、老師及學校的驕傲。學校的排名憑的就是
學生的考試成績。看 優等生們驕人的成績，看
那些鮮花般的笑臉，我的眼前總會展現出一幅

幅年輕人的錦繡前景，然而十幾年時間一晃而
過，很多優等生的命運軌痕卻每每並不如人意。
女兒有個小學同班同學，上小學時就是班裡的

學習尖子。每當考試，他幾乎會包攬所有科目成
績的「冠軍」；就是狀態較差的時候，考試成績
也從來沒有跌出過學校前三名的位置。老師把他
當成班裡的精英學生，一直呵護有加。小學畢業
後男生順利升入一所重點中學，成績依然在年級
遙遙領先。在尖子生扎堆的重點校裡，依然讓其
他學生家長羨慕不已。其實這孩子的成績並非全
靠自身的勤奮與聰明，其中也有家長一份功勞。
孩子的父母都是名牌大學理工科畢業生，畢業後
雙雙分配到閒在的事業單位。他們上班沒事兒時
就給孩子設計題目，充分利用自身資源來開發孩
子的智力，兒子的學習成績，成為他們經營的主
要事業。
一路輔導下來，兒子又以高分考上一所以名牌

大學熱門專業本碩連讀。幾年後順利畢業了，可
年輕人並不急 就業，而是申請了一所美國大學
去讀博士。並非他願意去而是遵父母之命。父母
對從小成績驕人的他寄予了厚望，認為最優秀的
人才，應獲得美國博士頭銜才算學業圓滿。可是
年輕人在美國讀的專業並非他所喜愛，去了時間
不長，就因枯燥乏味的學業加上與導師關係不
好，竟然得了憂鬱症，不得不回國休養好一陣。
為了他的學業，父母以及女朋友都不得不放棄國
內的工作赴美去照顧他。說話年輕人已到而立之
年，卻還沒修得博士頭銜。在這些年裡，那些當
年成績並不如他的同學們，多數早已在國內成家
立業，在單位成為獨當一面的業務骨幹。他的很
多同學都是本科畢業之後就參加工作，現在已有
七八年的工齡了。他一位連大學都沒上的中學同
學，現在經營 一家卡丁車俱樂部，生意紅紅火
火。說起那位當年班裡的「精英」在美國奔文憑
的辛苦，大家都只能嘆氣。
我想，是20出頭就朝氣勃勃地參加工作，與30

多歲人到中年再走入社會，精力完全不同，對社
會的貢獻也應該是有差異的。飛揚澎湃的創造精
神，有時就是青春的專利！雖然美國博士的頭銜
很誘人，但假如所學非所最愛，為何一定要如此
癡迷執 呢？是成績至上、文憑至上的觀念，誤
導了這位好學生的上進之路。
有時候，一個優秀學生的選擇空間更容易被限

制。女兒一位大學同學，當年是外省市保送的尖
子生。年輕人上大學時就表現出優異的計算機軟
件編程天分，在老師輔導下在專業領域內早就小
有成就。畢業時他本來雄心勃勃地想去中關村軟
件園創業，可學校卻要保送他去讀北大碩博連讀

的研究生。當他得知被保送的專業非自己特長
時，曾想放棄讀研，可老師卻動員說保送名額來
之不易，如果不服從學校安排就可能要退回原
籍。於是年輕人只好去讀博。整整讀了七年，畢
業後分配到一家體制內科研單位。雖然順利進了
「編制」有了體面工作，可已近30歲的他卻再沒了
當初的創業激情，軟件設計天分自然也就荒廢
了。
我想，假如這位年輕人當年放棄讀博士，憑

青春熱血去創業，現在可能早已事業有成。用創
業的黃金時間去換一個博士頭銜，是不是值得
呢？假如學校能鼓勵這位有實踐精神的學生早日
從事他熱愛的專業，而不是把保送名額強塞給
他，年輕人的命運可能會截然不
同。
有的年輕人，年華更是花費得

令人心酸。女兒大學同學中有位
從山西鄉村來的貧困生姑娘。她
來北京上大學的唯一目的，就是
奔個北京戶口。由於成績優異，
本科畢業她被學校順利保送去北
大讀研。研究生畢業後求職方向
就是「發戶口」的體制內單位，
後來如願進了一家國有大單位，
成了有幹部身份的員工，隨後便
經人介紹嫁了個北京老公，不久
便生了兒子。一連串的奮鬥之
後，她的北京戶口、工作、房子
的問題全部一併解決。「圓滿」
達到了讀書的全部目標。
在為姑娘慶幸時，也不免有些

悲哀。在城市人看來如此平凡的人生軌跡，卻讓
一個鄉村姑娘用了全部青春與才華來爭取。假如
她把這份頑強放到更有意義的事業上，時光是否
會花費得更有價值？可惜她別無選擇。事實就是
如此殘酷，巨大的城鄉差別，成了很多鄉村學子
讀書的最大動力，多少源於生命自身的、活潑潑
的精神就這樣被很「實際」地消耗掉了。
中國學生的刻苦聞名於世，與此同時，優秀學

子們的創造精神卻在世界上排名極後。觀察很多
孩子的成長過程，發現並非他們天生缺乏創造
性，而是精神剛剛啟蒙，就被窒息了。教育觀念
以及體制方面的弊端如一張無形的網，網住了渴
求探索的赤子之心，把豐富多彩的個性打磨成千
人一面；精神在本應展翅高飛的時候，卻被迫沉
寂下來，甚至從此一蹶不振。雖然中國高等教育
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普及，但因教育而張揚了
個性者卻是寥寥無幾。
在崇拜高學歷的時代，更應該思索的是，為何

中國優秀學子中難有成功的創業者？

好學生的「上進」之路

■晚年的于右任，最大的心

願是「望大陸」。

作者提供圖片

■不要被「文憑至上」的觀念束縛了前進的步伐。 網上圖片


